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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记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清凉胚胎 ，分

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清池水田，俗号干河沿。

河未干时，清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

，
，西南曰莫愁湖 ，北者，南曰雨花台 曰钟山 ，东曰冶城

清凉：山名，在南京市西。又名石头山。山上昔

年曾建有清凉寺，南唐时建有清凉道场，传说为

避暑宫。寺今已废。胚胎：此指小仓山为清凉

山馀脉。

雨花台：在南京市中华门外。相传梁天监年间

云光法师讲经于此，感天雨花，因名。

莫愁湖：在南京市水西门外，相传为南齐时莫愁

女居处而名。然莫愁湖之名实始见于宋代。

钟山：在南京市中山门外。又名金陵山、紫金

山、蒋山、北山。是南京主要山脉。

冶城：故址在南京市水西门内朝天宫附近，相传

吴王夫差冶铁于此，故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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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曰孝陵 ，曰鸡鸣寺 。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

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 ，缭垣牖，树之

萩千章、桂千畦 ，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

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

台嚾呶 ，禽鸟厌之，不肯妪伏 ，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

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阖，

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

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

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 ，为设宧窔 。或扶而起之，或挤

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 ，故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

孝陵：在南京市中山门外钟山南麓，为明太祖朱

元璋陵墓。

鸡鸣寺：在南京市北鸡鸣山，梁时于此始建同泰

寺，后屡毁屡建。明洪武时在其旧址建鸡鸣寺。

堂皇：广大的堂厦。

获：即“楸”。落叶乔木，干直树高“。树之萩千

章”是说种楸树千株，章通橦，大木林。

舆台：地位低贱的人。嚾呶：叫喊吵闹。

妪伏：原指鸟孵卵，引申为栖息。

）郁：茂盛浓密蓊 貌。

宧（ ）窔 ：房屋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古代

建房，多在东南角设溷厕，东北角设厨房，此即

代指这些设施。

夭阏 《庄子 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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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

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

率弟香亭、甥湄 “：君子。闻之苏子曰君移书史居随园

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

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 ，其一物之足以

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题解】

《随 。乾隆十年园记》写于乾隆十四年（

，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

葺治，改名随园。乾隆十三年（ ，他辞官居园

中，从此以后，退出仕途，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吟诗

作文，结交士子权贵，几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但

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

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夭谓折，阏为阻塞之

意。此指没有改变山原来的形势。

香亭：袁枚弟袁树。湄君：袁枚外甥陆建，字湄

君，号豫庭。

苏子：宋朝大文学家苏轼。下引文见苏轼《灵璧

张氏园亭记》。

相易：互换。

己巳：乾隆十四年（

【注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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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涵义，而

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

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

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世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

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自己

的趣味，表现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

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

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

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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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不察仆去官之意，谓如枚乘、汲长孺曾待诏金马

，故耻为令；又谓仆擢秦邮牧不迁 ，褊心不能无少

枚乘：汉淮阴人，字叔。他为著名辞赋家，先后

为吴王、梁孝王文学侍从之臣。汉景帝征召为

弘农都尉。《汉书 枚乘传》云“：乘久为大国上

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

官。”汲长孺：汲黯，字长孺。汉武帝时官东海太

守，后召入朝为卿，抗颜直谏，出为淮阳太守。

汲黯传》云“：黯初《汉书 为谒者，武帝贤之，迁

为荣阳令。黯耻为令，称疾归田里。”金马门：官

署的代称。

秦邮：即今江苏省高邮县，秦置邮亭，故名。汉

置县，清设州，属扬州府。牧：古设九州，州长官

为牧。汉各州州官亦称牧，又改称刺史。明、清

时州官为知州。按袁枚任江宁县令时，两江总

督尹继善保荐其任高邮知州，遭部驳不准。

答陶观察问乞病书

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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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仆者也。夫蒙耻救民，

昔人所尚。牧之与令，奚足区别？汉人五十举秀才未名

为老，仆才三十三，前途正长，敢遽赋《 ？士不遇》以退哉

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与不可久。即以汉循

吏论，桐乡、渤海 ，专城而居 ，此官之可久者也，龚遂、朱

邑能之至于久 ，道化行，生荣而死哀。京兆、三辅多豪

，兼供张储偫 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赵广汉、韩延寿能

③ 褊 ）心：心地狭窄。《史记 汲黯传》“：黯

褊心，不能无少望。”

④《士不遇》：指汉董仲舒所作《士不遇赋》。

⑤桐乡：在今安徽省桐城县北，接舒城界。渤海：

汉郡名，地当今河北省安次县南、山东省无棣县

北，治所在浮阳（今河北省沧州市）。

专城而居：指做主宰一地的地方官。乐府《罗敷

行》“：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里是与作为

省、府驻地的江宁相对而说。

龚遂：汉山阳人，字少卿。宣帝时为渤海太守，

时饥荒，劝民农桑，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境内大

治。后世以之为循吏楷模。朱邑：汉庐江舒人，

字仲卿。少为桐乡啬夫（乡官），以宽厚待民。

后历官北海太守、大司农。卒时遗命云“：我故

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

尝我，不如桐乡民。 循吏传》。”见《汉书

京兆、三辅：均为都城附近地。

储 ：储备。偫

望

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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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 ，果不善其终。

江宁类古京兆，民事少，供张储偫多。民事，仆所能

也；供张储偫，仆所不能也。今强以为能，抑而行之，已四

，
年矣。譬如渥洼之马 ，滇南之象，虽舞于床 ，蹲于朝

而约束 泛驾之虞勉强，常有跅 。性好晏起，于百事无

误。自来会城，俾夜作昼，每起，得闻鸡鸣以为大祥。窃

自念曰：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尔今之昧宵昏而犯

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

待治之民，犹齁　 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

赵广汉：汉涿郡人，字子都。官京辅都尉，守京

兆尹，以廉能著称。因多侵犯贵戚大臣，司直萧

望之劾之，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腰斩，吏民

号泣者万人。韩延寿：汉杜陵人，字长公。昭帝

时官颍川太守。地多豪强，延寿广为教化，郡大

治。入守左冯翊，得罪萧望之，被劾下狱，弃市，

百姓莫不流涕。

渥洼：水名，在今甘肃安西县。《史记 乐书》载

于此得神马。

舞于床：指作为舞马。南朝宋孝武帝时河南献

舞马，谢庄作《舞马赋》。唐玄宗时教舞马，至千

秋节，辄令舞于勤政殿。见《明皇杂录》。

蹲于朝：指作为仪仗的大象。

：同“跅弛”，放荡不守规跅 矩。泛

驾：翻车。喻不受驾御。二词出《汉书 武

帝纪》“：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注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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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又东误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

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踠膝奔窜 ，便瞪目受嗔。

及至日昳始归，而环辕而号者，老弱万计，争来牵衣，忍不

秉烛坐判使宁家耶 ？判毕入内，簿领山 ，又敢不加朱积

，
墨围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驿券报某官至某所

则又遽然 。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觉 ，凿然行

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无穷。供而善，则

；供而不善，则下考在是。仆平生以智报最在是 自全，得

不小小俯仰同异。然而久之，情见势屈，非逼取其不肖之

心而丧所守，必大招夫违俗之累而祸厥身。及今，故宜早

踠膝：屈膝。

宁家：使家庭安宁。

簿领：登记的文簿。《文选》刘祯《杂诗》“：沉迷

簿领书，回回自昏乱。”注“：簿领，谓文簿而记录

之 。”

驿券：征发驿夫驿马的凭券。凡官员外出公务

或上任，均发给驿券。

遽然：急忙。

凿然行：改道而行。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三年：

“公如京师。⋯⋯公凿行也。”此指选择道路而

行，去迎接过往官员。

报最：指得上考。古官员任满由上司及吏部根

据政绩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其上考升，下考

降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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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广意，弦歌先王之道以治

，则虽为游徼啬夫 ，必泰而安之终身焉。今有乘怒骥

而驰炎衢者 ，虽贲、育必僾息于树阴之下 。夫仆亦僾息

之迟者也，公毋见怪也。

【题解】

这封书信作于乾隆十四年（

清代仕宦之途，由翰林逐级而上，没多久便可跻

身卿贰，但一旦外任知县，升迁便十分渺茫。袁枚自

翰林外放后，当年叱咤风云、视富贵如拾芥的豪气已

熸；又经多年知县生涯，努力想为百姓做些事的理想

也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遂由兼善天下退而独善其

身，买下了随园，告病辞官，准备优游林下。对他的

这番举动，朋友们都很不理解，纷纷提出疑问。

陶观察名不详，观察是道员的别称，可知他官某

道。从袁枚信中可知，陶观察认为袁枚辞官是对外

任知县与升迁无望表示不满，袁枚便写了这封信作

解释。

在信中，袁枚用了大段笔墨写了做县官的种种

阳弦歌：指以礼乐教化。典出《论语 货》载孔

子学生子游任武城宰，以弦歌作为教民之具。

游徼：秦置，掌管一乡的察奸捕盗事。

炎衢：南方炎热的道路。

贲、育：孟贲与夏育，均为古时著名的勇士。僾

息：躲避、隐身，此指歇息、喘息。

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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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流露出对官场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及大官挑

剔的强烈不满，认为做这样的官不过是“为大官作

奴”，于百姓丝毫无补。文章气势磅礴，充满了愤激，

而又罗举事实，根据确凿，使人觉得无懈可击。从此

信可以看出，袁枚的退隐，其初衷实际上是对官场黑

暗的消极抗议。

袁枚在江宁任上还作了一组今乐府，所述正可

与此信相互发明。如《府中趋》云“：巍巍天门开，朝

贺有常期。沉沉长官府，晨趋无已时。束带候鸡唱，

腰笏事奔驰。众人已宛在，后至颜忸怩。”《出东门》

云“：出东门，有客从西来。客不西来，东门之车奔如

雷。待来不来，客怒作色相疑猜。⋯⋯天阴雨凄凄，

长跪大道左。学鸭自呼名，两颊红似火。”《俗吏篇》

云“：有时供具应四方，缝人染人兼酒浆。有时迎谒

跪道左，掀公于淖犹衮裳。”均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做

县官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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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答陶观察书

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而文章之著作为尤难。

掖之进，知己；劝其退，亦知己，而劝退之成全为尤大。公

疑仆禄有馀赢，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仆者。仆进有

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闲于进。且所谓以文章报国者，

非必如《贞符》、《典引》刻意颂谀而已 ，但使有鸿丽辨达

之作，踔绝古今 ，使人称某朝文有某氏，则亦未必非邦家

《贞符》：唐柳宗元作，见《柳河东文集》卷一。序

云《贞符》是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

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作之“一明大道施于人

班固代”。《典引》：后汉班固作，收入《后汉书

传》。《传》言班固以为司马相如《封禅文》糜而

不典，扬雄《剧秦美新》典而不实，故作 典引》，

述叙汉德。

）绝：超越寻常，卓越、高超之极。踔 《汉

孔光传》：“尚书以久次转迁，非书 有踔绝之

能，不相逾越。”

【注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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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仆官赤紧以来 ，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

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寻故物，或未干贤者之讥乎？

若谓上游矜宠方盛 ，故宜缓去，则不知仆之所以欲

去，乃正为此。何也？官之不能无去，犹人之不能无死

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范》以考终命为福 ，则圣人之

意也深。人之亲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

戚友、傔从者乎？之数人者，他事可与谋，而惟出处之际

宜独断焉 ，先乞身而后告焉。何也？之数人者，皆受居

官之乐，而不分任职之苦者也。

唐相萧嵩求去 ，明皇留之曰“：朕未厌卿，卿何求

赤紧：唐制，县按人口、疆域、位置划分为赤、畿、

望、紧、上、中、下七等，凡县在京城的称赤，京城

旁的称畿，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

县。后世因以赤紧指重要大县。

上游：即上司。

《洪范》：《尚书》篇名，中云“：五福：一曰寿，二

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

终命，谓善终，不横死夭折。

出处：出仕与隐退。语出《易 系辞》“：君子之

道，或出或处。”

萧嵩：梁武商后裔。唐玄宗开元初官中书舍人，

迁尚书左丞、兵部侍郎，以破吐蕃功加同中书门

下三品，恩顾莫比，又兼中书令，封徐国公。萧

嵩让位事见《次柳氏旧闻》“：萧嵩为相，引韩休

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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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嵩曰“：待陛下厌臣，臣安敢求去？”仆读史至此，深慕

，百嵩之为人。仆蒙大吏荐剡 姓知感，脱然去，上或留

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为难，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为

难。以其间交仓库、辞吏民，身闲而虚周，时乎时乎，有馀

味焉。

马伏波云 “：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援

实耻之。”言士君子贵以身关天下之重轻也。今仆在官，

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轻。州县中岂遽少仆哉？非特州

县也，就令仆一岁九迁，骤膺公卿之位，自问何以立功？

何以报主？亦复扪心纳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后入，

，夫子不入而后量。漆雕开不能自信 不知，而开独知之。

仆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仆自知之也。夫是，故知

难而退也。

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

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
，

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

：荐举人材荐剡 的公牍。

马伏波：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归汉光武

帝，平隗嚣，官陇西太守、伏波将军，南征交阯，

立铜柱以表功 马援传》马。下引语见《后汉书

援所上疏中。车舆前高后低称轩，后高前低称

轾，因引申为轻重、高低之意。

漆雕开：字子开，一作子若，蔡人，一作鲁人，孔

子弟子。他不能自信事见《论语 公冶长》“：子

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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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仆之所自信者，则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谓

非其人莫任者，今无有也。唐、宋来几家文字，非其人莫

，
任者，诚有之矣。仆幼学徐、庾、韩、柳之文及三唐人诗

每摇笔，觉此境非难到，苦学殖少，让古人 焉以之我先，

早达为悔。行且就去，将从事焉，尽其才而后止，不比立

功名束手而听之天也。舍得为不为，当可去不去，公其谓

我何？

【题解】

再复陶观察信，申说他辞官不是对国家不负责

任的表现。

袁枚在信中认为，报效国家有多种途径“，功业

报国，文章亦报国，而文章之著作为尤难”。这就是

说，他认为自己选择了做一个文学家的道路，远比做

一个儒士、经学家或循吏、显宦要艰难得多，表明了

他献身文学事业的决心。同时，袁枚又强调文章的

报国不仅仅是“刻意颂谀”，好文章本身就能为国增

光。

徐、庾、韩、柳：南北朝文学家徐陵、庾信与唐代

文学家韩愈、柳宗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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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鱼门

来书谆谆，不忧其内养之缺 ，而忧其为外物之伤，劝

弃随园，别居村野。此言是也，而惜乎其言之晚也。初初

得随园时，草舍数间，弃之甚易；自家口来后，营造十年，

资力尽矣，一旦舍旧谋新，谈何容易！《中庸》云：君子素

富贵，行乎富贵 。仆亦素随园，行乎随园而已。

，觉有年来穷究史书，静观世事，于安身立命之道 进

焉，士孙瑞能免于李、郭之祸 ，而卒为乱兵所残；韦玄屈

内养：指思想修养。

“君子”二句：见《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

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犹现在。言

君子应当根据目前情况而行，不要另有所慕。

安身立命：精神和生活的寄托。《景德传灯录》

卷十《景岑禅师》：“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

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士孙瑞：字君策，扶风人。汉献帝初为执金吾，

王允引为仆射，谋诛董卓。事成，士孙瑞以王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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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求全 ，而反为赫连所杀。大概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

以任运 。千仞之木，固毙于斧斤；一寸之草，亦伤于践

。
踏。士君子含光隐耀 ，善刀而藏 ，已是没没求活矣

若复长虑却顾，以官为可虑而弃之，又以家为可虑而迁

自专讨董卓之劳，归功不侯，得免李傕、郭汜之

难 陈王列。后为乱兵所杀。事见《后汉书

传》。李、郭：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董卓死，李、

郭合谋起兵，攻围长安，陷之，杀王允及其同郡

宋翼、王宏等人。

韦玄：字祖思，夏京兆人。隐居养志，博涉经史，

姚兴、刘裕辟之，不就。赫连勃勃入长安，征之，

至，恐惧过礼。赫连勃勃怒曰“：汝昔不拜姚兴，

今何为独拜我？我死之后，汝等弄笔，当置我于

何地？”遂杀之。事见《梁书》本传。赫连勃勃，

字屈孑，匈奴人。仕姚兴，复叛，称大夏帝，都长

。安。在位十九年（

“大概”二句：语出《宋书 王景文传》“：有心于

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任运，任其自然。

含光隐耀：同“潜光隐耀”，比喻不展露才华。

郑玄传》“：又南山四皓《后汉书 有园公、夏黄

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

养生主》“：善善刀而藏：语出《庄子 刀而藏

之。”善，揩拭。

王没没求活：语出《南史 僧达传》“：大丈夫宁

当玉碎，安可没没求活？”没没，埋没。

【注释】



第 17 页

之；无病先灸，畏溺而自投于河；棘荆为丸，朝吞而暮嚼，

何其戚戚无坦怀耶 ？《韩非子》云“：矢来有向，为铁甲

：。”《韩诗以备之；矢来无向，为铁室以备之 外传》则曰

“日慎一日，完如金城。”仆但能修身以为韩婴之金城，不

能迁家而居韩非之铁室也。古圣贤未有不坦然自乐者。

，曰“乐”，曰“不愠《论语》第一章即曰“悦” ”，其他则

“ ，圣人屡屡言之。其所以乐以忘忧”“、君子不忧不惧”

戚戚：忧惧 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论语

长戚戚。”

“矢来”四句：语见《韩非子 内储说上七术》：

“夫矢来有乡，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

铁室以尽备之。”注“：乡，方也，有来从之方。谓

聚铁于身以备一处，即甲之不全者也。谓甲之

全者自首至足无不有铁，故曰铁室。”

《韩诗外传》：汉 韩婴撰，援历史故事以解释

《诗》义。下引语全文为“：昨日何生，今日何成。

必念归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论语》第一章：指《学而》篇第一章。下引字词

均见 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说”同“悦”。

述乐以忘忧：见《论语 而》。君子不忧不惧：与

颜渊》下“内省不疚”均见《论语 “：司马牛问君

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

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 ？

【注释】

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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